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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不久前，老家一堆旧物，顾不上收拾就一股脑寄到了苏州的新家，从

里面翻出了很多老古董。有个文件袋一打开，熟悉的笔迹就跳了出来。

这是先师马增海先生当年为我们亲手刻写的高中化学学习资料。

当时还没有电脑，老师没有打印机。如果给学生自制学习资料，就要

油印：一张 A3 大小的蓝色蜡纸，铺在钢板上，用专门的刻笔在蜡纸上用
力刻写，便将蜡纸的涂蜡刮掉，就可以拿去印刷了。我们的试卷都是这

样来的。新出的卷子散发着油墨的芳香，墨还没干透，答完卷子，右手的

掌肉漆黑一片；夏天没空调，抹一把脸上的汗，一个包公就新鲜出炉了。

我们班用这种方法做手抄报。油印对硬笔书法要求极高。平时写字

好看的，刻出来的可能没那么好看；要是平时写得就难看，刻出来肯定

惨不忍睹。有的人可能钢笔字写得不错，但用刻笔的时候怎么都不习惯。

马老师做的这批资料，是油印精品。不必说马老师独特的手写体，也

不必说化学方程式里整整齐齐的苯环等号箭头和三角加热符号，只要一

看他画出来的那些瓶瓶罐罐，这么说吧，多年之后，我在北大化学系读

书时用专门的软件画类似的图，在精致程度上或许勉强可以比肩，缺少

的却是手绘特有的灵气。

前些年，我带着这批学习资料参加同学聚会，有同学建议扫描发给

大家，甚至给我送来了扫描仪。我满口答应，无奈每次回国都很仓促，根

本来不及，感觉像是欠了债。今年回国定居，可以静下心来慢慢还债了，

于是把马老师的手迹逐页扫描，终得此册，圆了心愿。附录是五年前马

老师去世时我写的一篇追忆散文。

今天是我登上讲台以来的第一个教师节。祝愿天堂的马老师节日快

乐。

——赵鹏　 2020 年 9 月于　姑苏西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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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：我的恩师马增海

2008 年，我因公去西安出差时，高中同学老张请我吃饭。多年不见，
老张已经在西安餐饮业闯出了一片天地。席间谈及高中时的旧事种种，老

张说他探望过马老师，并且有马老师的手机号。我有些激动，因为高中

毕业后不久，马老师就退休回故乡养老了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当时

我们给马老师打了个电话。电话那头的马老师，嗓音仍然爽朗，言谈依

旧幽默。

不曾想，这个电话竟是永别。

马增海老师是我念高中时的化学老师，教了我三年。教我的时候，马

老师年岁不满六十，身材魁梧，声如洪钟，脸庞属于粗线条，在文质彬彬

的老师队伍里十分显眼，一眼看过去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体育老师。事

实上，马老师的确有过体育梦。他经常给我们讲一些人生经验，有一次

说起来年轻时代，马老师说：“好汉不提当年勇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打算当
个足球明星。” 全班同学哄堂大笑，觉得把化学老师跟球星这两个职业
比较，犹如关公战秦琼。睿智里藏着诙谐，这是马老师一贯的讲话风格，

让人反复咀嚼回味，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。据说也是种种机缘巧合，马

老师最终扔掉了足球，拿起了粉笔，走上了讲台，一教就教到了退休。

用 “德高望重” 来形容马老师在我们高中的地位，是一点也不为过
的。高中时代，学生们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，私下对老师们经常评头论

足，不免挑三拣四，唯独对马老师只有竖起大拇指敬仰的份儿。每逢学

期开始或结束的全校或全年级师生大会，马老师常常是代表全体老师发

表动员演说的那个人。马老师的演说极具特色。他从来不说普通话，无

论讲课还是课下聊天，都是一口字正腔圆的河南话。演说时，他会拿出

一叠事先认真写好的稿子用书面语一本正经地念，念几句就放下稿子用

口头语信口讲一些有趣的故事，真真是雅俗共赏。河南话本来听起来就

声音大，再加上马老师天生的大嗓门，又有大礼堂的混响效果，不仅震

撼耳朵，也震撼心灵，根本用不着麦克风。后来读小说，我觉得马老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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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身豪爽活脱脱就是乔峰的形象。如果生在武侠小说里，他一定是个

仗剑天涯、武艺高强、除暴安良、一诺千金、造福百姓的大侠。

马老师的教学风格，跟他的演讲风格一脉相承，认真里夹着幽默，智

慧里透着刚猛。马老师的粉笔字写得漂亮，虽然说不上来是什么字体，但

方方正正，极其工整，犹如铅字印刷，让人料不出写字的人其实是个侠客

或者足球运动员。作为化学老师，马老师的绝活是画各种瓶瓶罐罐。出

自他手的烧瓶、试管、曲颈甑，就跟多年后我用 chemoffice 软件在电脑
里画出来的一模一样，而当时那个年代，全凭手绘。当时，全年级有三位

化学老师，分管 5 个理科班，约定一起为全年级的学生定期出统一的练
习试卷，每年有一位老师负责，这样三位老师管三年，我们就从高一走

到了高三毕业。事实上，只有马老师一个人，自始至终履行了约定，因为

出卷子在当时其实是个浩大的工作量：根据教学进度准备题目，然后逐

字逐图用针尖刻到蓝色的蜡纸上，再拿到学校的印刷室油印。没有极大

的热情和一丝不苟的态度，这个工作是很难坚持下来的。每一两周，我

们就拿到了崭新的卷子，生怕一摸就一手黑，当时觉得苦不堪言，现在

想起来，似乎还能嗅到淡淡的墨香。

马老师如同父亲一样，对待我们这些学生犹如子女。高三的关键时

期，我的化学成绩虽说不差，但总感觉有那么一点可以提升的空间，就

是提不上去。我对此心不在焉。有一次晚自习，马老师在教室里转来转

去，走到我的课桌旁突然停下脚步。我感觉气氛不对，抬头一看，马老

师正严肃地看着我，高大的身躯犹如泰山压顶，巨大的手掌犹如降龙十

八掌一样伸过来，提笔在我的草稿纸上写下四个字：“竞争太弱”。然后
抛下笔，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抛下三个字：” 并浪挡。“（河南话，“别浪
荡”，大意是别不把这当回事儿）别的什么也没说，转身而去，高大的背
影消失在夜幕里。我惊出一身汗。的确，我平素里吊儿郎当惯了，信奉

的是”唯不争，天下莫能与之争 “，这莫非就是我的短板？羞愧难当之下，
我把这四个字剪下来，贴在我的本子封面用来励志。后来，我的高考化

学科成绩是 820 分标准分，全省 15 万理科考生里排名大约在前 100 以
内，这成绩跟马老师的鼓励分不开。其实这事儿我一直没想明白，从来

没有跟马老师谈过心，他是怎么能一眼看透学生的？

马老师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 12 时因病在新乡去世，享年 75 岁。马
老师一生桃李满天下，古稀而逝，福寿两全，人格魅力影响了无数人。

马老师的追悼会于 2 月 15 日在卫辉市殡仪馆举行。我为葬礼草拟
一幅挽联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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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生虽归去　昔日教诲　言深意切　润物无声　音容如慈父

后辈犹追随　今朝楷模　山高水长　树人有道　涕泪念恩师

谨以此文，追忆我的恩师马增海。

——赵鹏　 2015 年 2 月于　奥地利因斯布鲁克


